【石油观察家】国际油气工业发展回顾与趋势展望
[bookmark: _GoBack] 2019年，历经160年风雨的世界石油工业处在新旧交替、剧烈变化中：低油价余寒未消，供需重心加快转移，页岩革命方兴未艾，地缘冲突此起彼伏、环境挑战前所未有……

“石油工业正处在急剧变化的时代。全产业链从上到下，新的因素在不断涌现，而以前司空见惯的事情却在逐渐消逝。”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·比罗尔在去年一次发布会上说道。

在变化交织中，油气行业走到了分水岭上，市场力量对比消长，传统行业加快转型，这是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年。石油工业有哪些剧烈变化“新的因素”？一系列重大油气事件背后蕴含着石油工业哪些发展趋势？






1.“黑天鹅”频频，国际油价全年“窄幅”震荡，市场渐趋理性


彭博社用“一大一小”来评论去年的油市：发生的事件不可谓不大，给市场造成的影响却是出乎意料的小。最直观体现在油价的“动静”上。
2019年油价前涨后跌，年末翘尾。对比往年，整体震荡波幅收窄，少了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。2018年，布伦特原油价格全年最大波幅达到71%，去年最大波幅在40%左右，是2014年来油价“动静”最小的一年。
全年均价也有所回落。2019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均价为64.23美元，比2018年下跌11%，但是比2017年54美元均价高。这意味着国际油价连续三年复苏增长的势头终止，承压回落，并围绕新的价格中枢震荡。
然而去年油市并不平静。几十年不遇的黑天鹅事件不断。从产油国两度减产再加码到沙特阿美史上最大公开募股，从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制裁升级到中东油轮扣押、炼厂油罐遇袭等突发事件。如此频繁重大的事件面前，油价这种表现就显得很“淡定”了。

最典型的是去年9月份沙特石油设施被袭击，中东原油供应锐减570万桶/日。这场号称史上最严重的供应中断事件，这在往年都会带来油价相当一段时间的上涨。例如，1973年中东石油禁运中，供应减少了500万桶/日，油价一下涨了4倍多。但是这次，油价只是短期跳涨不到20%，仅两个星期就回落到遇袭前的价格水平。
“2019年，油价和地缘政治事件几乎脱钩了，在我印象中是前所未有的。”美国外交理事会能源与环境高级研究员埃米·杰夫说。

近年来，突发事件对油价影响力趋小，而市场供需基本面是主导影响。油价“遇事冷静”背后是市场更趋理性。一边是非欧佩克，尤其是西方主要产油国原油增产，平抑了中断恐慌。另一边是去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、贸易摩擦不断，导致需求疲软，石油总体供给宽松。从曾经紧缺到宽松，石油这个大宗商品在多元供应力量和供需平衡作用下，回归商品属性趋势明显，单个政治事件或者组织力量的影响力趋弱。
IHS Markit公司副董事长丹尼尔·耶金指出，北美页岩革命重塑了市场心理，使市场面对突发事件更具韧性。沙特前石油部长纳伊米则说：“在今天市场环境下，个人或者单个国家企图左右油价的想法，都是不切实际的。”


2.从“三足鼎立”到“减产联盟”与“增产阵营”两极角力，油市再平衡充满变数


2019年12月，欧佩克+达成170万桶减产协议，沙特表示将额外减产40万桶/日。
看似近三年来减产政策的延续，但从欧佩克角度看，这一抉择并不轻松。
之所以不轻松，一个原因是欧佩克市场份额已到了历史低点。欧佩克最新月报显示，2019年11月，欧佩克在全球原油市场中份额近30年来首次跌破30%，跌至29.6%。另一个原因是，非欧佩克增产将突破历史高点。2019年，非欧佩克产量增长将达到184万桶/日的高位。多家机构预测，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10万桶/日，刷新1978年非欧佩克增长196万桶/日的纪录。

35年前，为了应对非欧佩克产量快速增长，欧佩克抛弃了限产保价策略，与非欧佩克上演了市场份额“争夺战”。5年前，页岩油蚕食导致市场份额一度跌到30%，欧佩克再次上演弃价保市。
然而，如今心理底线再次被挑战，欧佩克却选择加大减产，一退再退。看似奇怪，实则无奈。背后是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市场话语权此消彼长。
今天的石油供给端，博弈格局从几年前沙特—俄罗斯—美国“三足鼎立”，变成了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减产联盟，对阵美国为首的“增产阵营”，两极相互角逐。

近三年崛起的“增产阵营”以页岩油和深海石油为代表，势头猛、潜力大，成为世界石油供应增长的主导力量。页岩油革命让美国持续一年多保持世界第一大产油国，2019年9月一度成为石油净出口国。革命还在全球持续发酵，阿根廷、波兰、澳大利亚、哥伦比亚等国家都在努力复制美国的成功。巴西、挪威海上项目2020年也将陆续投产，产量有望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一切让石油不再如以往稀缺。
面对增产阵营的挑战，欧佩克和其他传统产油国组成了减产联盟，合作力度前所未有。2019年初，沙特等欧佩克成员国，寻求同俄罗斯组建正式伙伴关系。传统产油国之间短期的减产联盟正向长期市场盟友转变。到2019年底，减产联盟更是深化减产份额。
但是，近年来，“欧佩克+联盟”的减产力度跟不上“增产阵营”上产步伐，在这场博弈中暂处下风。而且欧佩克减产空间几乎到了上限，减产不足以根本扭转供需基本面。由于页岩油项目弹性更大，变化增减更加灵活，市场调节话语权正逐步向非欧佩克产油国转移。

牛津能源研究所所长巴萨姆指出：“面对资源冲击，欧佩克再平衡油市的行动将变得更加艰难，这是不可控制的。”
话语权式微，欧佩克目前更多扮演了市场稳定器的角色。不少分析师认为，欧佩克减产并不一定能给油价带来多少提振，但如果不减产必然会令油价大幅下跌，所以稳定市场预期离不开欧佩克。2019年12月欧佩克在市场份额被侵蚀下，仍决定扩大减产，说明稳定的市场也符合欧佩克的利益。而且，虽然市场份额被压缩到30%以下，但是欧佩克拥有全球71%的原油储量。相对于目前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放缓的隐忧，欧佩克有足够的资源底气保障全球更长期的石油需求，仍将是全球原油市场无可替代的“压舱石”。


3.需求峰值渐行渐近，油企布局“向东看”渐成趋势


金融危机以来，市场没有像2019年这样如此关注和担忧石油“卖不动”的问题。这种担忧甚至完全盖过了供应中断带来的利多效应。
据EIA数据，2019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仅75万桶/日，而去年是140万桶/日，增长几乎减半，创近10年来最低增速。直接原因是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，全球经贸摩擦加剧，造成需求萎缩。

近两年，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一直呈现放缓态势。中长期石油需求达峰问题在2019年再次热议起来。
每年市场展望里，国际能源署(IEA)都会乐观地预测未来几年需求增长。2019年展望却首次指出，从2020年到2030年，全球石油需求将缓增触顶，2020年增长100万桶/日，2030年增长仅10万桶/日。
沙特阿美在IPO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指出，石油需求或将在20年后，即2040年左右见顶。这也是沙特拉美第一次公开承认需求峰值问题。BP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指出，业界的焦点不应放在石油需求峰值到来的时间上，而应正视峰值到来这一事实本身，达成共识。

2019年，在石油总体需求增速放缓同时，需求内部结构调整却在加快。
从区域上看，消费东移的势头更加显著，中国成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中心。长期以来拉动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三个国家—中国、美国、印度表现有所分化。美国市场表现不佳，原油需求年度平均下滑37万桶/天，为10年来的最低值。印度原油进口和加工量在去年也有大幅下滑，处于近4年来的低点。

相比而言，2019年，中国市场需求表现得异常亮眼，甚至扮演了拉动需求的“火车头”。2019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量，中国市场贡献了75%，占比达到历史新高。近年来，国内原油使用权、进口权放开，大炼化项目陆续上马，叠加增扩原油储备等因素，中国原油需求增长稳定，年增幅保持在80万桶/日左右。
从油品上看，对轻质油的需求不断强化，轻重分化加大。2020年国际海事组织(IMO)船燃限硫新规对石油需求影响巨大。去年11月，全球轻质原油和高含硫原油价差创18个月新高，石油市场基本面出现明显的“轻重之分”，轻质、低含硫原油越来越受到各地炼厂青睐。目前全球航运约消耗高硫燃油350万桶/日。伍德麦肯锡预计，IMO新规执行后，高硫燃油需求将降至130万桶/日左右，船用汽油的需求将有望增长一倍多。

从用途来看，作为汽车燃料的份额即将见顶，需求加快转向化工、航空、航运。在需求旺盛的中国市场这一特征非常突出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9年前10个月，国内炼厂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长6.3%，但是国内成品油产量同比下滑2.2%，这说明新增的原油需求大部分流向了化工，炼厂“油头化尾”转型加快。IEA预计，到2050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中，一半来自石化、航空等领域，成为未来全球石油需求的最大驱动力。
鉴于石油需求发展趋势，全球石油企业布局也纷纷“向东看”。近两年，埃克森美孚、巴斯夫、沙特阿美等石化巨头加快抢滩中国、印度市场，上马大型炼化项目，产能集中释放，竞争更为激烈，未来几年世界炼化行业有望迎来新的整合周期。


4.天然气市场加速“全球化”，供给宽裕将是未来行业“主色调”


2017年以来，全球天然气行业步入发展快车道。据IEA数据，2017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增长2.2%，2018年这一数字攀升至4.6%，消费增速创2010年以来新高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天然气贸易快速发展。全球LNG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；管道气贸易量持续上升。
近年天然气行业的高速发展，发生在市场供应整体宽松的大环境下。2018年、2019年，全球天然气行业处于集中投产期。全球LNG项目正在加速投产。2018年全球有5个项目，7条生产线投产，主要集中在美国、澳大利亚和俄罗斯；2019年投产的LNG项目更多。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数据预测，2019年全球LNG供应能力上升至4.34亿吨/年，增速为13.13%。
业内人士普遍认为，供大于求的宽松局面仍然是未来几年全球天然气行业的“主色调”。2019年上半年，全球新增8个液化项目，产能达到2720万吨/年，预计全年投产项目产能超过4000万吨/年。而据液化天然气咨询公司Poten&Partners预测，2019年全球新增LNG需求仅为1600万吨。而近两年，加拿大LNG、莫桑比克LNG、北极2等项目也在陆续建设中，按照4~5年的建设周期，预计投产时间都在2024年前后，这意味着更多产能还将持续释放。
供应宽松背景下，快速扩张的天然气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些新特点、新趋势。
天然气行业的“全球化”发展正在提速。突出表现之一就是，全球LNG贸易增长态势十分强劲。2016年之前，全球LNG贸易年均增长还不足1%，2016年开始强势增长，当年达到6%，2017年涨幅达到12.5%，近年均维持两位数增长。产能不断增长的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和卡塔尔等国的LNG正在源源不断供应至全球各个角落。世界天然气行业正在由传统的管输区域贸易市场，向船舶运输模式下的全球性市场迈进。

加速全球化的另一个信号是，随着LNG贸易的不断扩张，不同地区的天然气价格正在走向趋同。IEA报告指出，由于市场供应充足，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区域价格差异正在急剧下降。2019年二季度以来，亚洲LNG现货价格出现暴跌，安迅思预计其全年均价约为5.98美元/百万英热，远远低于去年9.87美元/百万英热的水平，4月交付的亚洲JKM价格因此几乎与荷兰TTF天然气价格相当；亚洲JKM现货价格相对美国亨利中心的价格差，也从平均5美元/百万英热，收窄到了2美元/百万英热左右。
灵活性不断提升，是近年全球天然气行业发展的另一大显著新特点。IEA指出，未来几年，全球天然气市场的灵活性将继续在能源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一方面，天然气贸易合约的灵活性正在不断提升。LNG市场主要依赖的“照付不议”长约合同，在过去更加保护卖方利益，如今随着买方市场的崛起，正在从以往单一、固定的长期合同，向更加灵活、对市场信号反应更灵敏的合同形式发展。例如，短期和现货合同更加受到青睐，以及“不限定目的地”正在成为所有合约类型的共同特征。
另一方面，亚洲传统买家，特别是日本，正在成长为一个二级市场的卖家，在买家和卖家的角色中转换，从而为中国、印度及其他新兴买家提供更加灵活的区域内供货渠道。


5.市场低迷业绩下滑，油企破局求生面临重重挑战


2019年对于各类石油公司来说，也是走出油价低谷以来，压力较大的一年。
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面下，油价在50到70美元之间震荡。油市的寒冬过去了，春天迟迟不到，长时间处于冬末早春、清寒料峭的状态，而且很可能是行业要面对的新常态。
沙特需要油价在75到80美元才能收支平衡，因而压力山大，去年沙特阿美进行了史上最大IPO。哈萨克斯坦、阿联酋等国家石油公司在收支压力下也纷纷上市融资。去年，国际油公司三季度利润同比大幅下滑，雪佛龙、BP等国际公司资产减值已经超过300亿美元。美国页岩油独立生产商也面临债务危机，活跃钻机数量从885台直线下跌至660台。哈里伯顿、斯伦贝谢油服企业多次裁员，减少业务，威德福甚至申请破产保护……
2019年，也有少数公司迎来近年来业绩最好的时候。近年来在圭亚那深水海域连续有重大发现的美国赫斯公司，去年市值股票上升了50%；壳牌2016年收购英国天然气公司，在天然气热潮推动下，业绩表现强劲；道达尔严控成本，持续推进巴西盐下油田，连续5年在国际石油公司中业绩名列前茅。
低迷的环境中有红利，新常态需要找到新动力。近年来，全球石油公司不断调整策略，增强市场适应力。
去年，收缩与专注是国际石油公司的不约而同的选择。除了西方石油公司收购阿纳达科，整个2019年的并购不算活跃。并购更多发生在国际石油巨头剥离非核心资产，聚焦长周期、低成本增长的资产，包括天然气、页岩油气、深水油气等有增长潜力的领域。BP收购了BHP公司在美国陆上的世界级非常规油气资产，同时出售了阿拉斯加的上、中游全部资产。壳牌公司持续剥离超过300亿美元的非核心资产，增加LNG项目投资。康菲石油通过出售，完全撤出在英国北海的业务，投资将集中在低成本市场。
近两年，国际石油巨头不断收缩海外经营区域，油气资产集中度不断提高。海外资产分布国家的数量平均从2014年的40个以上，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30个左右，专注领域也更加清晰明确。
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伍德伦表示：“虽然去年利润同比下滑，但我们在长期增长战略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，包括二叠纪盆地产量增长和下游化工业务优化。”
一些国家石油公司和油服公司则选择了转型和求变。在页岩油冲击下，传统的原油出口优势不再，中东地区国家石油公司们频繁上马炼化项目，转向成品油出口、化工品出口。去年，沙特阿美已经在中国、美国、马来西亚、韩国和印度多次完成炼油和石化业务收购交易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向下游大规模进军，2025年前将投资450亿美元，对炼油、石化和制造业务进行改造和扩能。阿曼石油公司首个世界级别的塑料工业工厂明年中期将投产。科威特石油公司正加快芳烃和烯烃产业发展。
近年来上游勘探开发投入降低，油服公司也开始向非油气领域转型。据挪威雷斯塔能源数据，全球油服公司收入中，非油气业务占比从2014年22%上升到2018年27%，包括海上风能、太阳能和地热能以及生物质能的转化。这一趋势还将继续。可以说，在能源转型大势和上游市场形势双重作用下，油服公司努力进军多元化能源市场，从油田服务公司转型为能源技术服务公司。


6.气候问题倒逼低碳发展，油气行业要未雨绸缪应对化石能源“储量搁浅”


从西欧高温连连到亚马逊森林火灾，从北极冰川消融到北美飓风肆虐，气候变化问题从未像2019年这样如此刺激着公众的神经，如此尖锐地摆在油气行业面前。
IEA去年4月发布报告指出，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31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。化石燃料排放量上升是重要原因。
2019年12月中旬，著名投行高盛宣布不再为北极地区钻井勘探开发提供融资，并将在未来提供7500亿投资用于应对气候变化。这是美国首家银行停止对北极油气业务融资。有分析师称，华尔街其他银行也将紧跟其后。
美国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指出，2019年是转折的一年，全球资本市场越来越认识到，在技术驱动下，可持续低碳能源份额将不断增长。转变投资方向，恰逢其时。
市场担忧，在2摄氏度温控目标下，化石能源或将面临“储量搁浅”的问题。近期，咨询公司伯恩斯坦新出炉的一份报告认为，在2摄氏度情景下，全球约59%的化石能源储量将不能被开发。其中，约77%的煤炭储量，约29%的石油储量和8%的天然气储量将搁浅。一些环保机构甚至认为，按照《巴黎协定》的要求，当前石油公司油气投资要削减60%。
然而，未来油气仍然是全球主体能源，必须要在满足需求同时兼顾碳减排。面对双重挑战，油气公司普遍更为重视，采取更大力度减少油气业务碳排放。国际石油巨头将碳定价纳入公司投资决策体系，加快推进投资决策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调整。碳捕获、利用和封存(CCUS)技术的项目近十年来首次获得大规模发展。雪佛龙表示，计划未来5年将上游石油生产的甲烷排放强度降低5%-10%。道达尔预测，计划到2030年将公司碳强度在2015年基础上再降15%。
石油巨头调整资产结构，加快向低碳、甚至“零碳”业务转型。当前多数石油巨头的天然气产量占比已经超过40%，道达尔、壳牌、BP等已经达到50%左右。雪佛龙公司开始投资充电公司，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业务。一向“保守”的埃克森美孚也开始购买绿色电力。
一些传统产油国也开始主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。沙特计划总投资300亿至500亿美元，5年内使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1万兆，替代8万桶/日原油。阿联酋也宣布，2050年实现国内电力用能50%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，50%依靠天然气。
一些专家指出，在2摄氏度情景下，石油和天然气还相对是安全的，尤其是大部分上市石油公司的资产。未来4年，多数石油巨头将把桶油成本控制在30美元/桶，加强低碳资产组合，提升抗风险能力，应对“储量搁浅”总体将处于有利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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